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年 月 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史佳林 编辑邮箱：                 

时

尚

七
夕
会

日前，去电信营业网
点续办宽带套餐手续，由
于账单尚未出台，手续不
能办理。我问营业员，今
年此套餐与去年比有变

化吗？营业员说，基本没有变化，每月流量  G，通话
    分钟，网速   M。营业员这一番带有阿拉伯数
字与英文字母的表述，我听得似懂非懂。营业员好像
是看出来了，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惊讶又窝心。她不
是说：你听明白了吗？而是说：我说清楚了吗？

同样一句话，换个语气让人舒服。
换个角度，以对方为主，能赢得理解。这是说话的

艺术。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要急于把自
己的观点表达完了事，而是等对方无法想明白的时候，
再去开导他。先让他人积极思考，再适时进行启发。

所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
我当然愿听细致的讲话，不听粗陋的叙述。通达知理
的人喜欢讲究说话的艺术，发出一种理性的声音，为与
他人交往增添和谐。人人讲究说话的艺术，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自然平和许多。

当然，有些人不作如是想，他们不想平易说话，连
话说得慢点清楚点也不肯，而是居高临下，一言半语地
说完了当，只顾自，不顾人。有句不常用的成语叫“孤
行己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表达完，听不进别人的
理解，难免出现主客相左的场面，进而发
出刺耳的声音。刺耳的争执，其实是在
警醒“孤行己见”者，细说慢说说在点子
上，是一门精妙的大众哲学课。

这个道理，不只对于服务业而言的。

冯锦富

换种语气

去年居家，百无聊赖中，刷了许多以
前未曾完播的中外老剧，连带着还看了
不少短视频。有位叫“弓手冬郎”的视频
主播，在B站上详解86版《西游记》电视
剧与原著的差异，颇引起我的注意。他
说，86版《西游》中托塔李天王率天兵天
将下界捉拿孙悟空的一段情节，基本上
照搬上海美影厂的经典动画片《大闹天
宫》，而与《西游记》原著大相径庭。哪吒
手上使的一杆火尖枪，实际源于《封神演
义》里的哪吒形象，与《西游》无关。又如
四大天王各显神
通，打法异常繁复，
却也是原著小说所
没有的。众所周
知，动画片《大闹天
宫》人物造型概由美术大师张光宇设计，
国人无不深嗜。可见前作一旦喜闻乐
见，深入人心，不去借鉴是不行的。
杨洁导演在《敢问路在何方：我的三

十年西游路》里忆及，在剧作开拍之前，
“作为内部的观摩，看了一点日本和台湾
拍的《西游记》片断，他们的特技使我惊
奇，但内容实在不堪！记得里面
有这样的情节：孙悟空能够一棍
子把地凿穿，喷出来的石油能够
达到天上！唐僧哭着喊着要和
妖怪结婚；被孙悟空打昏了，猪
八戒跳大神，要把唐僧唤醒；唐僧是女
人演的……如此种种。看了不到一集，
我就不想看了”。从字里行间，读者不难
读出杨导的内心充满定力，面对前人的
胡编乱改很不以为然。
日本版《西游记》，应指1978年由堺

正章主演孙悟空的那一版，虽说改得面
目全非，难合中国观众口味，但杨导实际
上照样有所借鉴。正如B站另一位视频
主播多年前已指出的，86版电视剧中孙
悟空从石头中诞生、与如来佛祖打赌、被
压五行山等等情节，几乎亦步亦趋承袭
自78日版《西游》，“连镜头角度都一样”。
切回主题，聚焦于86版《西游》里猪

八戒形象的改编问题。揆诸《西游记》原
著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
者降魔”，八戒的长相是“黑脸短毛，长喙

大耳”，分明是一头中国传统黑猪的形
象。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舞
台上由七龄童扮演的猪八戒确实头戴一
个黢黑面孔的猪形头套。甚至追溯至近
一百年前，1927年中国首部西游题材电
影《盘丝洞》里，八戒同样化妆成长嘴大
耳的黑猪精。这里不妨插一句题外话，
《盘丝洞》电影里扮演唐玄奘的男演员蒋
梅康，性格“谦和有礼”，制片方上海影戏
公司的同人“莫不与亲，其个性至恬
静”。尤其是，蒋梅康生得男人女相，估

计会令不熟悉的默
片观众误解其性
别。或受此影响，
多年之后岛国的西
游题材电影便常以

女演员饰演唐僧。
那么八戒为何变白了呢？有人解释

称，新中国从西方引进了瘦肉率更高的
白猪，而中国香港在1966年至1968年拍
的多部西游系列电影中，八戒都是白
的。前者可以印证艺术源于生活，后者
则提供更直观的视觉感受。在电视剧拍

摄期间，杨导确实去过香港，不
过其目的是去“偷学”使用钢丝
绳等特技，最终迫于经费不足，
只得因陋就简。而在她赴港之
前，八戒的形象早已定了下来。

换言之，影响她作出这一决定的，并非港
版《西游》电影。
其实1963年上海人美版的赵宏本

绘《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里，八戒
的形象已与传统黑猪大相径庭，变得又
白又胖。又见到台湾82版《新西游记》
电影里八戒变成了白猪，杨导即便只看
过片段，依然受其启发。当然还得与化
妆师王希钟商量。“猪八戒的耳朵应该立
着还是挂着，是黑猪还是白猪？……猪
八戒的肚皮没有真实感，没有弹性……
这些也都是王希钟正在研究改进的问
题”。在杨导心目中，猪八戒“憨态可掬，
可笑又可爱”，这样的喜剧审美形象怎能
以恐怖狰狞的面目示人呢？于是，纵使
制定了“忠于原著，慎于翻新”的八字方
针，八戒终究还是变白了。

祝淳翔

八戒为何变白了

李白诗云：“平生多感
激，忠义非外奖。”我一脚
踩入影视界，是因为李歇
浦引导，有了偶然的机
会。《小金鱼》是我参加拍
摄的第一部电影。他是我
踏入影视圈的引路人。
《小金鱼》这部电影描

写工读学校一个学生（卢
青饰演）在钟老师（仲星火
饰演）教育下转变
的故事，我在其中
演个体育老师，两
场戏，大配角。一
场是上体育课，吹
吹口哨带学生跑
步，没问题。另一
场是到办公室向钟
老师报告，那学生
半夜逃跑了。我冲
进房间就大喊着报
告……导演皱皱眉
头叫停。怎么啦？
我是斯坦尼斯拉夫
体系的表演啊！演
《日出》等话剧，我
都演主角，上戏徐
企平老师来导演，亲自教
我的。他是话剧界著名的
斯坦尼导演。李导笑嘻嘻
说：这是电影，不是话剧。
说话表演，完全要生活
化。仲星火也上前教我该
怎么演，该怎么说话……
这是我第一次上镜

头。很难忘记的第一场
戏，影视路上的第一步。
然而正是这第一次，使我
开始懂得影视表演的要
领。此后，我跟着他拍过
多部影视剧。
当个导演要懂行，不

懂要学习，唯其此，才能严
谨。李歇浦的才气来自学
习，而且他要求演员也要
学习。《上海大风暴》拍摄

时，我演军火商刘万山。
那时候通宵拍片。有一
天，拍台球房一场戏。一
开机，李导演就板着脸问
我：“你不会打落袋（就是
台球），对吧？”我点点头。
“那就先好好学学。”说完，
他走了。天呐，这些天，我
太疲劳了！可是这位朋友
在拍戏时从来没有朋友面

孔的。没办法，我
只好虚心向人艺老
演员俞洛生求教。
学会了一些，边打
球，边说台词，边演
戏，果然演得很生
活化了。
电视剧《香堂

往事》中，我扮演中
共地下党员徐天
宇。徐天宇牺牲那
场戏，对方的敌人
举起了枪，徐的子
弹已经打光，但救
助了同志，他欣慰
地笑着。敌人离他
很近，枪响，他即刻

倒下。服装过来对我说：
“侬帮帮忙，迭身军装几百
元，弹药一烧就没有用
了。只好拍一趟头的。”
“晓得咯，放心。”我对导演
说，枪一响，我即扑地，不
要像有的影片一样，晃来
晃去地晃半天，李歇浦笑
道：“你这小子现在也懂节
奏了！”结果，这场戏，镜头
不多，节奏也紧凑，拍得蛮
成功。
李歇浦非常懂得选演

员，演员选准了，戏里人物
就成功了一半。看过一部
电影，那位女演员很有名，
可她这个袅袅婷婷瘦骨嶙
峋的女孩，即使穿着村姑
服装涂满泥巴，也不像农

妇。1927年背景的《上海
大风暴》里的女角色较少，
导演选的茹萍，一化妆就
是上海下层劳动者。也许
受他影响，后来执导《蓝盾
上的国徽》等电视剧时，我
就恪守其原则，开拍前选
演员就挑剔。
李歇浦的镜头有诗的

韵味。《开天辟地》看过几
遍，其中有一个长镜头，是
陈独秀离开北平时坐在雪
橇上，大远景，茫茫大雪，
场景的暗喻体现思想火
花，回味无穷。这一点，大
概受他的妻子成雅明影响

吧。成雅明是上海诗人，
为多部影视剧写作插曲歌
词。他们相识就在我读大
学时，那时我和雅明都是
话剧队的。后来我们熟悉
了，我常开他玩笑，说他
“把话剧队漂亮的女演员
骗走了”，他就笑着骂我：
“侬个小子，勿要瞎讲。”

我们家和李歇浦一家
是十分要好朋友。他家住
在吴兴路老房子时，有一
天我和妻儿去吃饭。雅明
烧小排骨汤，喊歇浦去“撇
撇沫”（上海话，把汤上浮
的沫舀去），结果，歇浦把
汤倒掉一半，雅明只好苦
笑骂他“真不会做家务”。
他们来我家吃饭，我掌勺，
他吃得津津有味，喝了一
斤黄酒。雅明又说：“你看
看，歇浦，你也该学学。”我
就为他分辩，他有福气！
“有福气”，上海人的

意思大概是讲遇上好机
遇，命运好。歇浦有个和
睦温暖的家庭，贤妻良母
成雅明，一对儿女有出息，
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
业后是第六代导演，所导
影片都得过奖。很多人戏
称他家是电影之家，而这
个家的总导演是成雅明。
李歇浦是个很憨厚老

实的人，不做导演的时候，
上了年纪就像个朴实的鬓
发斑白的爷爷。他喜欢喝
几口酒，绍兴黄酒。拍戏
时，制片知道他的习惯，晚

饭时常会送瓶黄酒来。他
就大声喊我陪他喝一点
儿。这时候，他不是导演，
是我挚友了。
我想，一个对自己的

才能和人生有挑战的人，
一个对才华和机遇能及时
把握的人，一个从生活小
事中感到乐趣又充满爱的
人，一定是幸福的人。歇
浦就是个幸福的人。
当导演的，外人无法

理解其劳苦程度。听成雅
明说，歇浦前阶段身体不
适，住了敬老院。前些年
我和妻曾去他家探望过。
如今，我独自一人也想去
探望，但疫情横行，无法前
行。此后，我无数次恳求
雅明要去看望歇浦，她却
总以“疫情厉害，你自己身
体也不如以前”为由劝
阻。孰料，此后却再也见
不到这位挚友了！纳兰性
德《沁园春》云：“影弱难
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
海涯。归来也，趁星前月
底，魂在梨花。”我已经无
法用泪水送别歇浦，仅以
深切的哀思，祝他在天堂
为千万普通百姓拍摄更好
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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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我曾经去过一次巴黎。朋
友带着我沿着西岱岛散步。远远地，我看到了
那座辉煌的古建筑，NotreDame——巴黎圣母
院。遗憾的是，我来晚了一步。上半年的那场
大火，席卷了辉煌，留下了毁灭与重生的历史。

那天，巴黎飘着小雨，铅色的天空印着它
黑黢黢的两扇巨大的花窗，仿佛是受伤的巨人
仰卧于天地之间。在夏末秋初的萧瑟中，凝神

静听，我似乎感受到它沉重的呼吸。想到“阴晴圆
缺”，想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我强迫自己接受残缺
的美感，在心里唱一首哀切的挽歌。
今年年初，我来到上海，一个喜欢艺术的朋友告

诉我，外滩十八号正在举办“巴黎圣母
院”沉浸式展览。那些遥远的记忆，一下
子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大脑，时间跳跃过
被疫情击碎的生活，我想奔赴这一场会
面，让自己与2019年的秋天重新接轨。
走进外滩十八号，在展厅门口，所有

参观者都可以领取一个平板电脑，扫描
厅内的21个感应器，感受这座旷世杰作
从12世纪初，于平地之上拔地而起，历
经八百多年的风雨淬炼。
建造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庞大的工

程，除了主体建筑之外，还有主宫医院、
主教的住所，以及高高低低的议事司铎
的住宅等等。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牵
连，王侯贵胄的加冕册封仪式、唱诗班的
节日庆典……人类都是崇尚宏伟的，站
在巨物面前，人们总是会感受到某种超
自然的神圣力量。而在否定偶像的时
代，这又成了它遭受攻击的原因。法国
大革命期间，国王群像被推下门廊，变成
厕所的垫脚石；彩色的天使雕塑被剥夺
色彩，苍白无力的面容在阳光之下迅速
凋零。这是2019年的大火之前，巴黎圣母院经历的
最严重的一次震荡。在天才建筑师欧仁 ·维奥莱-勒
迪克的主持下，巴黎圣母院开始大规模的翻新与修复
工程。经典的哥特式尖顶，也出自他的手笔。
平板电脑中记录着2019年的那场大火，火光甚

至冲到了主殿。我看到了，烈焰之中，青铜雕像、大理
石的拱顶坍塌、碎裂、掉落……在全世界焦急的注视
之下，消防员沿着墙体外围狭窄的屋檐冲锋，全力保
护大殿廊柱不被彻底破坏。所幸，幸存的艺术珍品被
转移到卢浮宫，包括荆棘冠冕和圣路易斯的外衣等。
重建是一项超乎想象的浩瀚工程，为了保留橡木

结构，法国人到处寻找百年以上的橡木，这些橡木经
历过二次大战，树干内极有可能包裹着当年的子弹，
砍伐时需要极为谨慎，以防破坏木材的材质……
如今，壁画的复原、青铜雕像的修铸，也都在
艰难执着地走向浴火重生。听说，在2024年
巴黎奥运会之前，巴黎圣母院将脱离脚手架
的扶持，剥离面纱，将再一次展示巍巍风姿。
雨果说，岁月的蹉跎赠予这座教堂的，远

比夺取的要多。遥祝它未来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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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孔瀑布 张彭鑫 摄

惊蛰，入春后第三个节气。经过阳
气萌动和雨水润泽，土地变得和酥油润
过一样松软油亮。天空清透，可爱得似
心上人的双眸。杨柳软了绿了，枝条吐
着新芽，如串起的朵朵绿兰花。红梅白
梅竞相开，一树又一树，给朴素的街巷补
上彩妆，看去，眼前一亮。玉兰高高擎起
银杯玉盏，向泥土里蹦出、冒出来的小芽
儿、小虫子，送上问候的香气，让它们第
一时间得到勉励和祝福。我几乎每天都
会出门，在玉兰树下小坐一会，嗅闻淡淡
的花香，像谈一场
纯粹的恋爱，知道
终将离散，就格外
珍惜相守的时光。
春总是这么含

蓄谦和，它从来不会霸气地说“这里是我
的地盘”，而是习惯默默地奉献，济困扶
弱，用强大的温暖焐热整片土地，将白天
悄悄拉长；用一朵一朵的花开，一寸一寸
萌出的生机，提醒和启发人。
惊蛰则是一种加强。
古人说，“轻雷响，万物长”，这句话

其实很有科学道理。雷声是上苍给大地
的一次补给。好像从前农忙前，父母会
炖上一锅红烧肉，美气地饱吃一顿，壮壮
身体，才能担负起接下来劳烦的农活。
人的这些，是从老天爷那里学会的
吧——电闪雷鸣时，闪电使氧气和氮气
化合成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又与氧气反
应生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复溶于雨水
形成硝酸，并随雨水进入土壤，形成容易
吸收的硝酸盐，给农作物提供需要的氮
元素——补充好足够多的能量，才有勇
气和信心，去面对新的未知的一年。
惊蛰的三候：初候桃始华，次候仓庚

鸣，末候鹰化为鸠，这是从花事萌动到百
花争艳、从地气松软到鳞萃鸟集的过程，
春回大地的星星之火，燎遍整个天地。
世间美好的事物，能催生出人强烈

的共鸣。
惊蛰前一日，得茶人朋友的邀请，领

受了一回“喊山”。清早的山林，还很有
些湿寒，温度要比山外面低三四摄氏
度。茶林还是一片尚未透出生机的黛
黑，似乎酣睡中没醒转。领了喊山任务
的茶人，是五十岁左右的山里汉，饱经风

霜的脸膛透出坚毅
的紫红，深陷的眼
窝里，嵌着一对藏
在匣子里的珠宝似
的瞳仁。只见他站

在山冈上，迎着旭日，稳如一口紫金钟。
他的身旁，“咚咚咚”的大鼓已经敲得震
天动地。此时，喊山人的双手在腮边化
作喇叭状，只听他喊：茶，发芽！茶，发
芽！……嘹亮的喊山声压过了鼓声，随
起伏的山峦一层层散去，缭绕不绝，回荡
不止。风在耳边飒飒作响，曙光如扇面
盘旋飞舞，一条条长龙似的茶垄好像被
惊醒了，扭动着，鳞片似的茶叶随之簌簌
作响。多好的活动啊，主动拥抱春天的
人，就拥抱了希望。
很喜欢清朝诗人张维屏《新雷》一

诗：“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
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
声”。这个“著”字真是好。春天经过精
心的酝酿和准备，一切都已停当，就等惊
蛰春雷来司令，震动那些磨蹭的、走神
的、尚打哈欠的，专心凝神都跟上，催一
催，争取一个都不落下。三月的努力，才
能换来六月的果。

王征宇

只待新雷第一声


